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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觀音經》題記 

節俗齋日抄經文化之考察 

釋大參
 

一、前言 

在中國四大菩薩信仰中，觀音信仰從兩晉南北朝發展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歷

史。其中，由西域入華的各類觀音相關經典的翻譯與觀音造像的攜入，是民眾認

識與接受觀音信仰的最初媒介。據後藤大用統計主要的觀音經典約有八十八種1，

于君方認為依此發展出的獨立信仰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以《法華經》刻劃的

周遍法界大悲救世怙主為信仰對象，第二種是以淨土經典中出現的阿彌陀佛主要

脅侍的信仰對象，第三種是以《華嚴經》中普陀洛迦島聖地的尊者為信仰對象——

密教經典通常認定觀音居於陀洛迦島。」2 除此，以《楞嚴經》宣揚觀音菩薩「耳

根圓通」的因地修行及《心經》中傳授「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的觀自在

菩薩，也各自展現不同的觀音信仰風貌。 

以上三類經典中，影響最深的是《法華經‧普門品》。該品在流傳過程中因

為宣揚觀音尋聲救苦的精神，廣受世人喜愛且被單獨抽出以《觀音經》或《觀世

音經》單經別行，據此帶動的各項講經、抄寫、禮懺、造像等修行與信仰活動，

對中國觀音信仰產生重大影響。這些信仰的史跡，隨著敦煌藏經洞的發現再次映

現人間，使我們得以理解敦煌地區的觀音信仰。 

2014 年 10 月筆者在〈從經典的觀音到大家的觀音〉一文中，曾根據敦煌藏

經洞《觀音經》寫經、相關文獻與圖像及傳世的史料，析論《觀音經》單經的別

行對敦煌觀音信仰有重大影響。主要論點可歸納為兩點： 

                                                           
 華梵大學佛教學系助理教授。 
1 于君方認為：「這還不是最齊全的經目，因為僅僅是與觀音有關的密教經典，在《大正藏》第

20 冊中整整占了 506 頁。」參閱：于君方《觀音－－菩薩中國化的演進》，臺北：法鼓文化

公司，2009 年 7 月，頁 52。 
2 于君方《觀音－－菩薩中國化的演進》，臺北：法鼓文化公司，2009 年 7 月，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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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普門品》經文雖簡短、淺白，但它表現依於「緣起性空」，而展現「大

悲普應」的特質，故在世間流傳過程中，能配合眾生界而展現多元的信仰傳播型

態，並與其他信仰互動及融合。就觀音菩薩「悲智融合」的思想特色來看，既可

滿足知識份子對真理的追求與內在佛性的完成；而其無私的利他及有求必應的承

諾，也滿足了通俗宗教的需求。3  

2.此經傳播的地點包含了敦煌龍興寺等多所重要的佛寺，信奉者涵蓋上至歸

義軍節度使、敦煌大族下至庶民百姓等多族群者虔誠信奉。受到儒釋道三教、偽

經及民間信仰的交互影響，《觀音經》從佛教的經典，逐漸質變為普遍大眾「養

生送死」的功德經。在僧尼們大力宣教、統治者支持及百姓虔誠的信奉下，觀音

菩薩在中國成功地恢復了她原來是佛的本來面目，成為儒釋道三教共同尊奉的

「觀音佛祖」或「觀音媽」。4 

以上，可以瞭解此經廣為流傳有其的內在與外在因素。此外在筆者考證目前

蒐集的三十七件敦煌《觀音經》寫經題記中，發現人們寫經時間有其規律性，也

就是人們喜歡在某些特定的時間。此一特殊現象若搭配寫經目的考察，能進一步

理解齋日、節日以及該地寺院活動對此經流行所扮演的輔助功能。 

有關敦煌地區齋日、節日與佛教活動的研究前賢多有深入，如：譚蟬雪《敦

煌歲時文化導論》一書，廣泛且系統地介紹相關活動沿革與意義5；張弓《漢唐

佛寺文化史》6與《漢唐佛寺文化演生史稿》二書7，也介紹中古時期中土與敦煌

佛寺文化傳統；張耀方《敦煌文書所見唐代節慶之研究》一書8，在譚蟬雪的基

礎上進一步勾勒唐代節慶細節；鄭師阿財於〈敦煌寺院文書與唐代佛教文化之探

賾－－ 以四月八日佛誕節為例〉9與〈唐五代帝王誕節寺院活動與宮廷講經之管

窺〉10二文，運用大量傳世與敦煌文書及圖像，前文釐清了四月八日為佛誕節，

                                                           
3  釋大參《從經典的觀音到大家的觀音》（收錄於成功大學「觀音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上冊，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與「財團法人臺南市大觀音亭祀典興濟宮」主辦，

2014 年 10 月 17 日，頁 97。 
4  同上註，頁 117-118。 
5  譚蟬雪《敦煌歲時文化導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 年 12 月。 
6  張弓《漢唐佛寺文化史》，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7 年 12 月。 
7 張弓《漢唐佛寺文化演生史稿》，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5 年 7 月。 
8 張耀方《敦煌文書所見唐代節慶之研究》，逢甲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6 月。 
9 鄭阿財〈敦煌寺院文書與唐代佛教文化之探賾－－以四月八日佛誕節為例〉，《唐代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8 年 11 月，頁 67-90。 
10 鄭阿財〈唐五代帝王誕節寺院活動與宮廷講經之管窺〉，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編《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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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考察該日舉辦之相關活動，闡述寺院具有宗教與社會等多元功能，後文考察

唐五代帝王誕節如何由私人慶會發展至國假、百官獻禮，而後更衍生有寺院及宮

廷舉辦齋會及講經等活動。本文於前賢研究基礎上，運用敦煌《觀音經》寫經題

記與傳世史料，進一步考察題記呈現的敦煌節俗與齋日文化對觀音信仰的影響。 

二、敦煌《觀音經》寫經題記分析 

敦煌寫本保存的《法華經》寫經數量頗多，語文多種，其中以漢文文書所佔

數量最多，如鳩摩羅什所譯《妙法蓮華經》寫經就有五千多號，抄寫年代多集中

在南北朝及盛唐。11除此，據筆者考察單行本的《普門品》寫經共有 708 件；其

中包含了 289 件的單行本《觀音經》寫經12，以及無首尾題的 425 件《普門品》

寫經。這些寫經中，最常見的首題為「妙法蓮華經觀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

最常見的尾題為「觀世音經」或「觀音經」；抄經的底本多為羅什譯本，也有少

部分《添品妙法蓮華經》的單行本。13 

上述 289 件單行本《觀音經》中附題記的僅有 37 件，佔總數的百分之五，

分別收藏於英國、中國、日本、法國、俄國等五個國家14，這些寫卷抄寫時間主

要集中在唐五代；年代最早的是日本書道博物館藏 020 號北魏孝昌三年（527）

                                                                                                                                                             

楚先生欣開八致頌壽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 9 月，頁 947-964。 
11 方廣錩〈敦煌遺書中的《妙法蓮華經》及有關文獻〉，《中華佛學學報》第 10 期，臺北：中

華佛學研究所，1997 年 7 月，頁 299。 
12 從現存敦煌本《普門品》內容及首尾題來看，凡是未與《法華經》其他品合抄，而且首題作

《觀音經》、《妙法蓮華經觀音菩薩普門品》、《佛說觀音經》等名稱的卷子，基本上都可

說是單行本的《普門品》：本文對此類寫卷均統一簡稱《觀音經》。 
13 708 件的寫卷中首尾俱全的有 35 件，首題幾乎多作「妙法蓮華經觀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

尾題則作「觀音經」、「觀世音經」或「佛說觀音經」；僅存首題的 72 件中，有 71 件作「妙

法蓮華經觀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僅題尾的 170 件中，冠上「妙法蓮華經」的有 16 件，

題為「觀世音經」有 100 件，「觀音經」有 33 件。以上說明敦煌單行本《觀音經》以羅什譯 

本流傳最廣。 
14 其中英國藏十五件；中國藏十件（分藏於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上海圖書館、上海博物館）、

日本七件（分藏於書道博物館、京都博物館藏、大谷大學）、法國藏三件、俄國藏二件。（一）

英國藏十五件：S.0217、S.1527、S.2388、S.2863、S.2939、S.2992、S.3054、S.4397、S.5531、

S.5554a、S.5556a、S.5563a、S.5682、S.8212、S.8240。（二）中國藏十件：（1）北京圖書館

藏七件：北 5995v（菜 19）、北 6211（秋 30）、北 6255（海 61）、北 6258（崗 84）、北 6013

（始 22）、北 6036（龍 9）、BD.14679。（2）北京大學藏一件：D050 號。（3）上海圖書

館藏一件：編號 116 號。（4）上海博物館藏一件：上博 48（41379）（三）日本藏七件：（1）

書道博物館五件：編號 020 號、075 號、114 號、116 號、173 號。（2）京都博物館藏一件：

守屋圖錄 221。（3）大谷大學藏一件：大谷寫經續 34 頁。（四）法國藏三件：P.3824a、P.3351、

P.6006bv。（五）俄國藏二件： x.00020、 x.05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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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波寫經，最晚的是英國藏 S.5554 號己丑年（989？）馬押衙寫經，前後相差有

453 年之久，說明該經從北魏開始在敦煌地區整整流傳四百多年。若對照王重民

從二萬卷敦煌漢文佛經歸納出抄經數量最多、隋唐最通行的《大般若波羅密多

經》、《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金光明最勝王經》、《妙法蓮華經》、《維

摩詰所說經》等五大經來看15，《觀音經》在隋唐時還未能躍居五大經的排行榜

內。然而，一直到唐代末年之後，《觀音經》與《佛說無量壽宗要經》的寫本數

量，才壓倒性地多於他經16。在筆者所蒐集附題記的三十七件《觀音經》中，發

現有廿三件是唐末以後的寫卷或冊子本，這一結果與王重民的統計是一致的，說

明此單經在晚唐宋初的敦煌地區特別流行。 

這 37 件《觀音經》題記多數記載著明確的寫經時間、供養經者姓名、寫經

動機、願文、書手姓名、抄寫地點等訊息。因此，若將這 37 件題記當作抽樣，

擴大 20 倍之後，就相當於藏經洞目前的此經數量 714 件，實有助於我們瞭解其

他不含題記的 677 件寫經概況，使我們瞭解此經在敦煌長期的傳播。為了實際瞭

解此一現象，本文以表格方式，將三十七件寫經依月份前後排序，並在次欄表格

標注該寫經抄於哪種齋日或節日，同時說明供養經者的身份與目的。 

 

敦煌《觀音經》寫經題記分析 

1 藏地編號 朝代 年代 西元 月/日 寫經歲時 供養人 內容大要 

2 書博藏 173

號 

唐武周 天冊萬

歲元年 

695 1/1 春節、彌

勒誕生、

十齋日 

清信士張

萬福 

1.全家災影遠離，恆值

福因。2.現存者永壽清

安。3.七代父母及亡者

託生淨土，俱登正覺。 

3 S.0217 號 唐武周 天冊萬

歲二年 

696 1/15 元宵節、

莫高窟佛

俗燃燈、

六齋日 

清信佛弟

子陰嗣 

1.為現存父母。2.為七

世父母。3.為己身。4.

為法界蒼生 

4 P.6006bv

號 

 辛酉年

（？） 

10th？ 1/25   僅留下時間。 

                                                           
15 王重民所統計的這五大經有三個共同的特點：（1）都有王室御賜敦煌的宮廷寫經。（2）深

受隋唐廣受王室、貴族與文人的青睞。（3）除了《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篇幅稍短之外，幾

乎都是大部頭的經典。參見王重民〈記敦煌寫本的佛經〉，《敦煌遺書論文集》，臺北：明

文書局，1985 年，頁 293。 
16 同上註，頁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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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3351 號 北宋太

祖 

開寶七

年 

974 1/28, 

1/15 

十齋日、

六齋日 

元宵節 

金光明寺

僧王會長 

1.金光明寺僧 /王會

長、張僧奴、令狐富

通、閻延定四人等、

舍（捨）觀音多心經

一卷。 

6 上 圖 116

號 

唐玄宗 開元二

十五年 

737 2/8 六齋日、

十齋日、

大乘四齋

日、釋迦

佛出家日 

弟子支師

師 

1.為身亡寫觀音經一

卷。 

7 書博藏 114

號 

後唐明

宗 

天成五

年 

930 2/16  信士弟子

尹幸通 

1.緣父□□□所作罪

業、三冬重煞牛羊犬

等，領功德，並得人

身，莫令讎對，永充

供養。 

 書博藏 075

號 

唐代宗 大曆五

年 

770 2/28 十齋日 清信佛弟

子黎思庄 

1.奉為□□五道大神

敬寫觀音經一卷。2.

永為受持。 

8 北 6013（始

22）號 

後周太

祖 

辛 亥 /

廣順元

年 

951？ 2/30 六齋日 比丘談遠

成章 

僅留下寫經時間與姓

名。 

9 書博藏 116  後漢高

祖 

天福十

四 年

（應為

隱帝乾

佑 二

年） 

949 3/6  清信弟子

王？ 

1.發願寫觀世音經持

念。 

10 京都博物

館 

唐高宗 永淳二

年 

683 3/9  弟子宋才

幹 

1.已亡之父、託生西方

妙樂淨土。 

11 北 5995v

（菜 19）

號 

唐末 己巳年 909？ 3/16  懸泉學士

郎 武 保

會、判官

武保瑞 

1. 懸泉學士郎武保

會、判官武保瑞自手

書。 

12 北 6255（海

61）號 

後梁太

祖 

壬 申 /

乾化二

年？ 

912？ 3/27  清信士張

海晟 

1.為先亡父母神生淨

土。2.闔家八聖吉昌。

3.法界蒼生同霑此福。 

13 書博藏 20

號 

北魏孝

明帝 

孝昌三

年 

527 4/8 釋迦佛誕

生日、六

齋日、十

齋日、大

乘四齋日 

尹波 1.二聖慈明，國家永

祚。2.戰爭早日結束。

3.文武忠臣滿朝。4.主

人東陽王身體健康、

早還京國、升官、家

眷親屬幕僚蒙福。5.

一切眾生離苦得樂。

6.自家私眷，沾蒙此

福，願願從心、所求

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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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P.3824a 號 後梁太

祖 

辛 未 /

乾化元

年 

911？ 4/12  三界寺僧

永長 

1. 繼昌經卻宋本主

用，三界寺僧永長記

耳。 

15 S.4397 號 唐末 

僖宗 

廣明元

年 

880 4/16  天平軍都

兵馬使梁

矩 

1.緣身戍深蕃，發願寫

此經。 

16 S.8212 號 隋     高□使 僅保留時間與姓名。 

17 S.2992 號 唐文宗 申年（ 

吐蕃常

用干稱

年） 

828

年？ 

5/23 六齋日、

十齋日、

惡月 

清信弟子

女人賀三

娘 

1.為落異鄉，願平安。 

18 S.2863 號 唐睿宗 文明元

年 

684 6/5  弟子索仁

節 

1.七世父母、所產父

母，託生西方阿彌陀

佛國。2.兄弟妹等恒生

善願。 

19 S.5563a 號 後梁 丁 丑 /

貞明三

年 

977？ 6/13  施主弟子

僧陰願成 

1.舍此經一卷。 

20 北 6211（秋

30）號 

唐末懿

宗 

咸通十

二年 

871 6/25  沙州清信

弟子田進

晟 

1.敬寫此經。 

21 S.5556a 號 後漢隱

帝 

戊 申 /

乾佑元

年 

948？ 7/13  弟子令狐

幸深 

1.弟子令狐幸深寫書

耳讀誦，願深讀誦。 

22 S.5554a 號 北宋 己 丑 /

端拱二

年 

989？ 7/15 六齋日、

十齋日、

盂蘭盆法

會、大乘

四齋日 

馬押衙 僅留下寫經時間、地

點與姓名。 

23 BD.14679

號 

唐末昭

宗 

天復二

年 

902 7/25  住持三峗

禪師 

1.當今聖主，寶壽遐

長。使主千秋，萬人安

樂。 2.「四生九類」等

水路有情，獲聖位、離

苦得樂、發菩提心、證

菩提。 3.師僧父母，各

保安寧。 4.過往先亡，

神生淨土。 5.現世苦惱

眾生，如囚徒、枷鎖、

遠行、懷胎母子、五逆

男女、孤魂、怨家、諍

訟者能聞經，除熱惱得

清涼。 6.六道三途，西

方見佛。 7.裸露傷寒，

得生衣服。 8.土地龍神

呵護所在。 9.一切眾生

共成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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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北 6258（崗

84）號 

唐穆宗 辛丑年

（吐蕃

常用干

支 稱

年） 

821？ 7/28 十齋日 學生童子

唐文英 

1.為妹久患。 

25 上博藏 48

號 

後晉高

祖 

天福二

年 

937 8/17   僅留日期。 

26 S.8240 號 北宋太

祖 

癸 亥 /

乾德元

年 

963？ 9/18 十齋日 弟子趙匡

濟 

1.自抄寫記之。 

27 北 6036（龍

9）號 

後漢 

隱帝 

乾祐元

年 

948？ 9/26  靈圖寺僧

戒昌如法 

僅留下寫經時間與姓

名。 

28 D.050 號 唐武周 天授二

年 

691 9/30 六齋日、

十齋日 

菩薩戒弟

子令狐蘭 

1. 亡孫女免墮三惡

道，託生西方淨土。

2.現存親屬及法界眾

生，「恒念觀音」離

苦。 

29 Д x.05502

號 

 戊子年 ？ 9/30 六齋日、

十齋日 

 僅留下一些經名。 

30 Д x.00020

號 

 卯歲 ？ 10/15 六齋日、

十齋日、

下元節 

三界寺清

信佛弟子

王集慶 

1.為先亡父母神生淨

土。2.為己身保願平

安，無諸灾障。3.謹寫

此經，持念供養。 

31 S.3054 號 後梁 貞明四

年 

918 11/28 十齋日 僧海滿 1. 先亡考妣不逆幽

冥，早遇彌勒。2.生者

業障消滅，供養充足。 

32 S.5531 號 後梁末

帝 

庚 辰 /

貞明六

七年 

920？ 12/20   僅留下日期。 

33 大谷大學

藏 

唐  8th？   李敬 1.為亡妻李敬寫。 

34 S.2388 號 唐  8th？   徐阿僧 1.徐阿僧經。 

35 S.2939 號 唐  9 th 

前期 

  張瀛 1.張瀛寫。 

36 S.1527 號 唐末  10th？   張定千 1.張定千自手（記） 

37 S.5682 號 唐末  10th？   弟子張和

和 

1.為先亡父母永生淨

土。2.願患消滅。 

 

從上述表格清楚地看出，寫經的月份與數量如下：一月份有四件、二月份有

四件、三月份有四件、四月份有三件、五月份有一件、六月份有三件、七月份有

四件、八月份一件、九月份四件、十月份一件、十一月份一件、十二月份一件；

也就是說，每個月份都有人為了不同目的而抄寫《觀音經》。值得注意的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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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一半以上的寫經是刻意選在敦煌流行的幾種齋日所寫，另外還有六件則寫於不

同的敦煌佛教節日。為了進一步瞭解人們寫經時間與寫經目的之間是否有必然關

係，下文依序討論人們會選擇在哪些佛教節日或齋日抄寫《觀音經》。 

敦煌地區佛法佛教信仰興盛，幾乎每個月都有重要的佛教節日或活動，人們

不僅在這些節日吃齋念佛，也會隨個人的經濟能力為自己或家人布施祈福。在布

施祈福的活動中，「寫經」也是重要的選項之一，其中有明確時間可考的《觀音

經》寫經，有六件分別寫於正月初一「新年」、正月十五日「燃燈節」、二月八

日「太子出家紀念日」、四月八日「佛聖誕」、七月十五日「盂蘭盆會」與十月

十五日「下元節」。這些有的是中國傳統民俗節日，有的則是釋門重要的紀念日。 

三、敦煌民俗節日抄經 

敦煌古來即是漢文化為主流的生活圈，其佛教傳統自然不免受到民俗節日影

響，而加入新的活動與意義。目前發現的敦煌《觀音經》寫經，有三件寫於中國

傳統的民俗節日，但佛教在這些節日也舉行佛寺活動。此三件分別寫於：新年（正

月初一）、燃燈節（正月十五日）與下元節（十月十五日）。 

（一）正月初一「新年」抄經 

敦煌正月的佛教節日很多，主要有四門結壇、安傘旋城、印沙佛會及上元燃

燈等活動。由於正月是三長齋月之首，又是中國人歡慶闔家團圓的新春佳節，譚

蟬雪指出敦煌地區還舉辦各種新年建福活動，人們不僅在寺院或石窟中參加燃燈

法會，也有以個人名義施粥或布施財物供僧。17除此之外，P.2863 號是李吉子於

該日到道場參加法會文疏：「布七尺、銅少多、訶藜勒一課（顆）。右所施意者，

先為亡父母捨化以來，不知落在何道。次為己身斷肉，報願平安。今投道場，請

為念誦。正月一日弟子李吉子謹疏。」從題記看來，李吉子布施的財物主要是供

作個別啟建法會時僧人經嚫之用，當日施主還發心吃素為自身祈求平安。敦煌遺

書也發現四件正月所寫的《觀音經》，說明寫經也是此月的建福活動之一。其中，

                                                           
17 譚蟬雪《敦煌歲時文化導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 年 12 月，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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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件《觀音經》寫於敦煌重要的佛節，供養經者很可能也都是奉持齋戒。 

正月初一本來是中國傳統的歲時節日，敦煌自古即奉中原為正朔，認同中原

歲時。18正月初一敦煌地區的人們除了彼此互相祝賀新年、獻禮、相互邀飲、祭

天祭祖之外19，由於當日也是彌勒菩薩的聖誕及「十齋日」，人們除了個別啟建

法會，也有寫經祈福。書博藏 173 號唐武周天冊萬歲元年（695）寫經，道士張

萬福因舉家行旅至甘州（張掖），恐怕有些適應不良，所以逢此佳節卻無喜悅歡

慶的心情，反倒擔憂災難臨身。所以「減割資糧」請寫經生代筆寫經，一方面作

為自己每日修持的法寶，另一方面藉以超渡七代父母，並為全家祈福。 

（二）正月十五日「燃燈節」抄經 

正月十五日俗稱為「上元燃燈節」，其起源有源於道教及佛教二說。一說，

此節日源於漢朝宮廷祭祀太乙神之祭儀，是夜祠堂內晝夜燃燈，以祈福佑20。另

一說是東漢佛教初傳中國，佛教尚未得到普遍認同，於是漢明帝於永平十四年

（71）在白馬寺舉辦道士角試，佛道二經同入火中，結果道經盡成灰燼，佛經放

光無損。於是明帝勒每年此日燃燈「以表佛法大明」，後歷朝沿用此習，於上元

放燈。21由於「燃燈節」緊跟著新春佳節之後，到了唐朝時已經演變成張燈結彩，

民俗燃燈、看燈的喜慶節日，而寺院裡則多興建佛事，供僧俗二眾禮懺祈福。22 

敦煌正月十五日也是「六齋日」之一，譚蟬雪指出不僅有民俗的花燈與歌舞

活動，佛俗們也前往莫高窟燃燈祈福，可謂：「上自最高官員、下至道俗士庶，

全城奔赴莫高窟，設供焚香、燃燈誦佛……。」23又據 S.1519 號文書可知人們還

備麵食、油燈供佛及供「賽天王」之用。 

此外，寫經祈福也是該日的宗教活動之一。例如，現藏京都博藏開皇元年（581

                                                           
18 張弓《漢唐佛寺文化演生史稿》，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5 年 7 月，頁 610。 
19 譚蟬雪《敦煌歲時文化導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 年 12 月，頁 1-9。 
20 《史記》卷二十四《樂書》第二。 
21 《佛祖統紀》卷 33：「佛教初來與道士角試，燒經放光而卷帙無損，時當正月十五日，明帝

乃令每於此日燒燈以表佛法大明，自是歷朝每當上元必放燈。」（T49, no. 2035, p.318 c）。 
22 《律苑事規》卷 10：「上元節諸寺殿堂多修懺法或供佛天，宜各專誠祈一年之福也。官員檀

越致賀門狀式兩序進退山門，禮節輕重合宜，不可違例隨方毗尼毋易毋局。」《卍續藏》冊

106，102 頁。 
23 譚蟬雪《敦煌歲時文化導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 年 12 月，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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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般涅槃經》寫經題記，就記載供養經人石元妃於當日就出資請寫經生抄

寫《涅槃》、《華嚴》、《法華》、《方等》、《無量壽》、《金剛般若》、《維

摩》、《請觀音》、《勝鬘》等經各一部及《藥師》二部。目的是追薦七世父母，

並為現存眷屬及法界眾生祈福。24此外，S.0217 號《觀世音經》寫經，則是唐武

周天冊萬歲二年（696），清信弟子陰嗣於該日親自抄經，目的是追薦七世父母

並為現存父母、己身及法界蒼生祈福。 

綜觀以上兩則寫經題記內容，使用的語彙為常見的寫經祈福「套語」，也無

透露特別愁緒，說明人們即使生活順遂，但只要經濟能力許可，也會於節日時抄

些經典為祖先或現世的家人祈福。 

（三）十月十五日「下元節」抄經 

十月十五日「下元節」，本是道教傳統節日。據《陔餘叢考》載東晉時期中

原地區已經流行「三元節」之習俗，其中正月十五為「上元節」、七月十五為「中

元節」、十月十五為「下元節」。25《道經》記載：「十月十五日，謂之下元節，

是日宜齋戒沐浴，靜慮澄心，酌水獻花，朝真禮聖，可以滅罪消愆，延年益壽。」

從其規定道徒虔敬的態度，足見道教對此節日的重視，但是最先是不離修身養

性。後來道教宣揚該日水官諸神到人間檢察善惡、罪福，所以是日道觀皆作法事，

誦經，民間則備供品祭祀祖先，於是該節日更加民俗化。26 

由於「下元節」原與佛教無關，但後來逐漸成為佛教節俗之一。對此，中國

僧人唐法琳《辯正論》也加以澄清，說此「三元節」乃道家求延年益壽之日，其

中唯有七月十五日非道家節日。27到了宋太平興國六年國家還規定該日「放燈三

夜」，供養「天地、辰象、佛道」，宗鑑在他所集的《釋門正統》中，不禁發出

                                                           
24 日本京都博物館藏開皇元年（581 年）《大般涅槃經》寫經題記：「大隋開皇元年正月十五日，

佛弟子甯慶妻石元妃敬造《涅槃經》一部、《華嚴》一部、《法華》一部、《方等》一部、

《無量壽》一部、《金剛般若》一部、《維摩》一部、《請觀音》一部、《勝鬘》一部、《藥

師》二部。持此功德，願七世父母，現存眷屬及法界眾生，悉願同此善根，成無上道。」 
25 《陔餘叢考》卷三十五。 
26 譚蟬雪《敦煌歲時文化導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 年 12 月，頁 326。 
27 《辯正論》卷 8：「案道家金錄、玉錄、黃錄等齋儀，及洞神自然等八齋之法，唯有三元之節。

言功舉遷上，言功章三會男女，具序鄉居戶，屬以請保護。正月五日為上元節，七月五日為

中元節，十月五日為下元節，恰到此日，道士奏章上言天曹，冀得遷達延年益，算七月十五

日非道家節。」（T52, no. 2110, p.54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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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嘆，因為當時的人已不知此節日原是佛教隨順習俗而來的。28據此可知，「下

元節」從唐至宋有逐漸興盛的趨勢。 

敦煌地區的佛寺也於「下元節」舉辦佛事，由於當天剛好也是「六齋日」及

「十齋日」，所以除了一些佛徒持齋之外，寺院也於此日製麵供佛，另外還有至

高窟造龕或窟上燃燈等活動。29除此之外，寫經也是該日的活動之一。敦煌遺書

中 x.00020 號卯歲年（？）清信佛弟子王集慶《觀世音經》寫經，即是此日寫

於三界寺，目的主要是迴向先亡父母神生淨土及祈願己身消災免難，獲得平安。 

四、敦煌佛教節日抄經 

目前發現寫於中國釋門佛教節日的《觀世音經》有三件，分別是：佛出家成

道日（二月八日）、佛誕日（四月八日）與盂蘭盆節（七月十五日）等三個節日。 

（一）二月八日「佛出家成道日」抄經 

由於釋迦牟尼佛是大小乘佛教共同承認的教主，既是佛法的宣揚者也是三寶

的創立者，所以舉凡他出生、出家、成道、弘化、入滅，都是人們津津樂道且引

以為修道典範。 

釋門對於「二月八日」的記載，內容有異。一說為「釋迦佛誕生日」，例如：

宋求那跋陀羅（394-468）譯《過去現在因果經》30與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

31均載，太子誕生於藍毘尼園，出生即能自行七步，舉身放光，且有龍王吐水，

                                                           
28 《釋門正統》卷 4：「太平興國六年，勅下元亦放燈三夜，為軍民所福。供養天地．辰象．佛

道，三元俱然燈放夜，自此始著于格令焉。嗟夫！真俗相順，如在右乎。世之君子，飲食而

不知其味，衣服而不知其名，終身由之，而行不著，習不察者，可勝道哉。」（《卍續藏》

冊 75, no. 1513, p.308 a）。 
29 譚蟬雪《敦煌歲時文化導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 年 12 月，頁 326-328。 
30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 1：「於二月八日日初出時，夫人見彼園中，有一大樹，名曰無憂。……

即舉右手，欲牽摘之，菩薩漸漸從右脇出。于時樹下，亦生七寶七莖蓮花，大如車輪，菩薩

即便墮蓮花上，無扶侍者。自行七步，舉其右手而師子吼：我於一切天人之中最尊最勝，無

量生死，於今盡矣，此生利益一切人天。說是言已，時四天王，即以天繒接太子身，置寶机

上。釋提桓因手執寶蓋，大梵天王又持白拂，侍立左右。難陀龍王，優波難陀龍王，於虛空

中，吐清淨水。一溫一涼，灌太子身；身黃金色有三十二相，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

天龍八部亦於空中作天伎樂，歌唄讚頌，燒眾名香，散諸妙花，又雨天衣及以瓔珞，繽紛亂

墜不可稱數。」（T03, no. 189, p.625 a-b）。 
31 《佛本行集經》卷 7：「於彼春初二月八日……是時摩耶立地以手執波羅叉樹枝訖已，即生菩

薩，此是菩薩希奇之事。」（T03, no. 190, p.686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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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沐佛身等瑞相。此觀點的接受者，如宋贊寧（930-1001），他認為印度與中國

曆法相差二個月，故彼國四月八日等於中國二月八日。32另一說為「佛出家或成

道日」，如：南北朝慧思大師（515-577）33、元代念常《佛祖歷代通載》34及清

代紀蔭的《宗統編年》35等，多接受四月八日為佛誕，二月八日為佛出家日。另

外，唐澄觀接受的觀點是「二月八日」為佛「成道日」。36 

可見，中國僧人對於「佛誕生日」為二月八日或四月八日，接受不一。然據

張弓指出，以「四月八日」說的影響為大，且受到中古時期南北寺院普遍信從。

37至於，「二月八日」則多被視為是佛逾城出家或成道日。譚蟬雪據 P.2940、

P.2481、P.2985 等《齋琬文》及 S.4413《二月八日》文書指出，敦煌人們視該日

為釋迦「出家得道之辰」，並說此日寺院舉辦法會、講經、講唱及行像等活動。

38鄭師阿財教授進一步說道「二月八日」主要為「行像」，每年正月下旬開始，

寺院忙於修治佛像，造作頭冠，縫製幢傘；民間「像社」則開始選定擔像、擎像

人夫，展開行像準備工作。二月六日，諸寺燃燈，二月八日行像遊城。39 

為了加深人們對釋迦牟尼佛的認識與敬仰，寺院也延請大德法師講解釋尊修

道歷程，內容以「佛八相成道」為主。此外，為了引起聽眾興趣，還舉辦寓教於

樂的「通俗講唱」，如 P.2418 號說涼國夫人「年年親詣於法場，歲歲來臨於講

唱者。」可知，主講者學養與口才極佳，連官夫人都深為攝受，更別說一般百姓。 

從「二月八日」的敦煌文獻來看，宗教師所宣揚的是大乘經典的釋迦佛，從

出生到成道，無不充滿了神瑞及與諸天魔鬥法的過程，人們對教主不陌生。S.2146

                                                           
32 《大宋僧史略》卷 1：「若案經律者，浴佛經云：一切佛皆四月八日生也。瑞應經亦云：四月

八日生，而薩婆多論中即云：二月八日生。是則內教二說不同也。…前言月八日者，為東夏

耶？為西域耶？若尋條見本，從水求源，則事無不周，理有攸貫，且天竺歲首諸說不同。高

僧傳中，慧嚴與何承天爭中邊言：西域以建辰為歲首。」（T54, no. 2126, p.235 c）。  
33 《南嶽思大禪師立誓願文》卷 1：「釋迦牟尼佛悲門三昧觀眾生品本起經中說：佛從癸丑年七

月七日入胎，至甲寅年四月八日生，至壬申年年十九，二月八日出家，至癸未年年三十，是

臘月月八日得成道，至癸酉年年八十，二月十五日方便入涅槃。」（T46, no. 1933, p. 786 b-c）。 
34 《佛祖歷代通載》卷 3：「二月八日夜，淨居天報言，太子出家時至，遂乘馬逾城。」（T49, 

no. 2036, p. 495 b）。 
35 《宗統編年》卷 1： （《卍續藏》冊 147, p. 30b）。 
36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6：「謂佛二月八日成道。」（T36, no. 1736, p. 42, c）。 
37 張弓《漢唐佛寺文化演生史稿》，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5 年 7 月，頁 627。 
38 譚蟬雪《敦煌歲時文化導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 年 12 月，頁 76。 
39 鄭阿財〈敦煌寺院文書與唐代佛教文化之探賾－－以四月八日佛誕節為例〉，《唐代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8 年 11 月，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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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行城文》反應了人們對佛的崇拜：「夫應化無窮，神用不倦，恩沾動植，福

恰生靈。…惟願威光橫赫，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所以「二月八日」這一天，

最隆重的「行像」活動，必於正月中旬後便開始籌備，是日眾人高抬佛像，徐步

巡城，鑼鼓喧天，官僚僧俗，舉城歡慶。40S.2146 號這件吐蕃文書顯示，這種官

方的大型法會，統治者贊普祈求的是自己「萬國納貢，四海來庭」，其部屬如節

兒都督「壽命越遠」，部落史官僚「門傳九戟」，最後希望普天下人民「咸登樂

界」。 

二月八日出家成道日，儼然是人們啟建功德的好日子。除了法會及聽俗講之

外，道教與佛教徒都有此日寫經祈福，如：敦煌道士馬處幽在開元六年（718）

的這一天寫下許多道經，為七代先亡、所生父母及法界蒼生追福。41此外，佛教

寫經中有一件是《觀世音經》，為上圖藏 116 號唐開元二十五年（737）支師師

供養。敦煌為佛教重鎮該日應該是全民放假一天，所以支師師在當天也前來參加

活動，同時也出資請經生抄經，為自己預修「生七」功德，以備往生資糧。 

（二）四月八日「佛誕節」抄經 

如前所述也有僧人接受二月八日為「佛誕節」的說法，但在中國地區四月初

八來慶祝的還是居大多數。42據三國吳黃武元年至建興年間（222～253），月支

人支謙所譯《太子瑞應本起經》記載太子出生時不同凡人的瑞相： 

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化從右脇生墮地，即行七步。舉右手住而言：「天

上天下，唯我為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是時天地大動，宮中盡明。

梵釋神天，皆下於空中侍；四天王接置金机上，以天香湯浴太子身。身黃

金色，有三十二相。光明徹照，上至二十八天，下至十八地獄，極佛境界，

莫不大明。43 

                                                           
40 譚蟬雪《敦煌歲時文化導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 年 12 月，頁 75-92。 
41 馬處幽寫經題記，如 S.80 號：「開元六年二月八日，沙州敦煌縣神泉觀馬處幽并姪道士馬抱

一，奉為七代先亡……敬寫此經供養。」 
42 張弓說：「『二．八』佛誕說在釋門雖有信從者，但『四．八』說的影響更大，為中古南北

寺院普遍信從。」張弓《漢唐佛寺文化演生史稿》，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5 年 7 月，

頁 622。 
43 《太子瑞應本起經》卷 1（T03, no. 185, p.473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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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尊佛在成佛前皆須歷經三大阿僧祇劫廣行菩薩道利益眾生，並於成佛前投生

兜率淨土，待因緣成熟再降生人間成佛。釋尊也不例外，菩薩從佛母右脇出生顯

示其清淨無染；七步能行說明出生毫無隔陰之迷，世是出世明瞭自在；身上三十

二相威光殊勝，能照耀六道黑暗……，以上種種奇蹟般的生相，有別凡夫業感苦

聚、逼生娑婆之無奈，無非顯示菩薩因行功德圓滿，故能為世間黑暗之明燈。 

佛教傳入中國之後，經典中以「天香湯浴太子身」的記載，也因釋門的提倡

形成中國寺院重要的佛教節俗之一，並深受統治者喜愛。如，晉朝建平四年（333）

石勒曾親至寺院灌沐佛身，梁天監三年（504）梁武帝還與道俗兩萬人共發菩提

心；釋徒們藉由浴佛的儀式祈求釋尊法身護佑，除障增慧，並藉以沐浴內在佛性，

使自身早成佛道。 

可見中國佛寺於此日設齋灌佛，花香供養，歌詠三寶功德的活動。另外，據

鄭師阿財教授研究，北魏時期敦煌地區的佛教寺院已經有佛誕節活動進行。唐玄

宗天寶以後唐朝官方規定四月八日為佛誕節，全國放假一天。而唐五代時期敦

煌，人們於此日到寺院參與「廣會聖眾，設齋供養」、「浴佛」、「造幡」及「寫

經」等活動44或前往莫高窟進香45。其中，廣設齋會，延僧轉經等，皆是兼具財

法二施及冥陽兩利之功能。 

據 S.3879 號《乾佑四（951）四月四日應管內外都僧統帖》載〈應管內外僧

統帖〉可知，當地僧官規定所有僧尼雲集於報恩寺，參加該節俗舉辦的三天轉經

及浴佛活動，法會的目的是為了「共報佛恩」、「薦國資君」、「風調雨順」及

「闔家安寧」。46至於該日的寫經活動，從魏晉以後直至唐五代宋，都相當風行，

其中與佛誕關係的寫經以《太子成道》為最密切，另外根據施主個人的偏好，當

日抄寫其他經典祈福的寫經也有不少。47例如：現藏日本書博藏 20 號《觀世音

                                                           
44 鄭阿財〈敦煌寺院文書與唐代佛教文化之探賾－－以四月八日佛誕節為例〉，《唐代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8 年 11 月，頁 75。 
45 譚蟬雪《敦煌歲時文化導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 年 12 月，頁 151-158。 
46 同上註，頁 154-155。 
47 四月八日寫經種類甚多，例如（1）書道博物館藏西魏大統二年（536 年）《大般涅槃經》寫

經人比丘尼建暉應當是同一人。二題記中用語亦相似：「夫至妙沖玄，則言辭莫表；惠深理

固，則凝然常寂。淡泊夷淨，隨緣改化。凡夫相識，豈能窮達。推尋群典，崇善為先。是以

比丘尼建暉，為七世師長父母，敬寫《涅槃》一部、《法華》二部、《勝鬘》一部、《無量

壽》一部、《方廣》一部、《仁王》一部、《藥師》一部。因此微福，使得離女身，後成男

子。法界眾生，一時成佛。」（2）P. 2276 楹維珍寫《優婆塞戒經》卷 11 題記雲（北大 D.083

《優婆塞戒經卷第二》、甘博 005《優婆塞戒經卷第七》題記同）：「仁壽四年（604 年）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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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寫經，這是北魏孝昌三年（527）尹波將軍為國家、主人東陽王及家人的祈

福寫經。該經題記提及當時一共供養四十部《觀世音經》，用途為「施諸寺院讀

誦」，由此可知早在北魏時期敦煌的寺院已於四月八日舉辦相關節慶，並且鼓勵

施主施經供養寺院。 

（三）七月十五日「盂蘭盆會」抄經 

農曆七月十五日原是釋迦僧團僧侶夏安居，精進修行圓滿的「佛歡喜日」，

在中國後來發展為四眾弟子為報答父母恩德，追薦七世父母及亡靈的重大節日。

據晉竺法護譯《盂蘭盆經》記載，由於佛弟子目犍連以神通觀其母親往生去處，

發現母墮入惡鬼道，遂以神通剩缽飯，不料食未入口以化為火。目犍連請求釋尊，

經釋尊開示，須仰仗十方眾僧威神之力，乃得解脫。48從經中記載可知，當初佛

敕目犍連供養的僧眾，都是已經證得聖果的聲聞行者、或大菩薩權化比丘身度化

眾生者，而非普通僧人。所有供養物品基本上僅是僧人所需的四事供養（衣食、

臥具、飲食、醫藥），且須先於塔前供養過去佛，後經眾生禪定呪願，以此功德

力目犍連之母方脫惡道之苦。 

據《佛祖統紀》卷 37 載：「四年，帝幸同泰寺設盂蘭盆齋。（梵語盂蘭此

云解倒懸，是目連尊者設此盆供，得脫母氏餓鬼之苦。）」又同書卷 41 也提道：

「七月詔建盂蘭盆會，設高祖下七廟神座，自太廟迎入內道場。具幡華鼓吹迎

行衢道，百僚迎拜，歲以為常。」由於此經特重孝道，且強調冥陽兩利，因此

從武帝大同四年於同泰寺舉行盂蘭盆會後，中國寺院於此日設齋舉辦法會，至

唐代宗大曆三年沿習不斷且普及成民間常態習俗，廣為皇室貴族乃至芸芸大眾

                                                                                                                                                             

月八日，楹維珍為亡父寫《灌頂經》一部、《優婆塞》一部、《善惡因果》一部、《太子成

道》一部、《五百問事經》一部、《千五百佛名經》、《觀無量壽經》一部。造觀世音像一

軀，造卌九尺神幡一口。所造功德，為法界眾生，一時成佛。」（3）S.1910《阿彌陀經》為

孫思忠於開元八年（720 年）四月八日所寫。 
48 《佛說盂蘭盆經》卷 1：「十方眾僧於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時，當為七世父母及現在父母厄難中

者，具飯百味五果、汲灌盆器、香油、錠爥、床敷、臥具，盡世甘美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

德眾僧。當此之日，一切聖眾或在山間禪定或得四道果，或樹下經行，或六通自在教化聲聞

緣覺，或十地菩薩大人權現比丘，在大眾中皆同一心受鉢和羅飯，具清淨戒聖眾之道其德汪

洋。其有供養此等自恣僧者，現在父母七世父母六種親屬，得出三途之苦，應時解脫衣食自

然。……時佛勅十方眾僧，皆先為施主家呪願七世父母，行禪定意，然後受食。初受盆時，

先安在佛塔前，眾僧呪願竟，便自受食。……是時目連其母，即於是日，得脫一劫餓鬼之苦。」 

（T16, no. 685, p.779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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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接受。49原本經典所載，該日供養的是得道果的聖僧，到了中土之後又與中國

傳統節日中元節結合，成了供養普遍眾僧與拔薦普渡先亡及孤魂野鬼的節俗。 

在敦煌地區也流行參加盂蘭盆會，藉以供養三寶，超渡先亡，並為生者祈福。

如，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敦煌盂蘭盆經卷子，以及為二太子討寇捐軀的超度疏文「二

太子盂蘭節薦福文」卷子，可資證明。另外，該日也是六齋日及十齋日，也有人

以寫經拔薦亡者，如 P.2055 號《佛說盂蘭盆經》，是敦煌有名的曆法專家翟奉

達於每齋日寫不同的佛經，為妻亡馬氏追福。另外，也發現一件《觀世音經》寫

經，為 S.5554a 號北宋己丑年（端拱二年，989？）馬押衙於報恩寺所寫，由於

題記僅留下寫經姓名、時間與地點，雖未多論及寫經目的，但推測應與超渡先亡

或七世父母有密切關係。 

五、佛教「齋日」抄經 

依據藏經洞發現的遺書可知，敦煌地區的佛教徒一年當中奉持的「齋日」主

要有「六齋日」、「十齋日」、「三長齋月」與「大乘四齋日」（據 S.2567 號：

「大乘四齋日：二月八日、四月八日、五月八日、七月十五日。」）50等，人們

在這些日子中不僅多少發心吃素，也積極為建福，祈求消災增福增壽。 

在探討「齋日」寫經前，擬先追溯「齋」字的原意。據《薩婆多毘尼毘婆沙》：

「齋法以過中不食為體，以八事助成齋體。」51因此不論任何「齋日」或「齋月」，

只是日期與時間長短不同，除了吃素食之外，齋法內涵以八關齋戒為主，如《梵

網經》卷二記載：「於六齋日、年三長齋月，作殺生、劫盜、破齋犯戒者，犯輕

垢罪。」。52在原始佛教時代，佛陀的出家弟子平日過著托缽乞食、日中一食的

生活。釋尊整個教學的重點是「戒定慧三無漏學」：「戒」主要是守持比丘戒，

「定」是奢摩他的培養，「慧」則正見與是般若智慧的開發。如此，端正三業、

精進修行禪定，目的是徹底斷除「貪瞋癡」三毒煩惱，證得阿羅漢果，永斷生死

                                                           
49 梁武帝於大同四年在同泰寺舉行盂蘭盆會。參閱《佛祖統紀》卷 37（T49, no. 2035, p.351, a）。

唐代宗頒佈詔建盂蘭盆會參閱《佛祖統紀》卷 41（T49, no. 2035, p.378 c）。 
50 （T85, no. 2849, p.1299, c）。 
51 《薩婆多毘尼毘婆沙》卷一（T23, no. 1440, p.508 c）。 
52《梵網經》卷二 （T24, no. 1484, p. 1007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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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迴。 

可見，比丘每天本來就是過著「齋戒」的生活，相對於此在家信眾須為衣食

家庭等奔波，紛擾頗多。為了成就有心修行的在家信眾，種下出世梵行的解脫善

根，釋尊在《佛說齋經》53及《優陂夷墮舍迦經》中也開示在家行法：「人多憂家

事故，與一月六齋。六日齋者，譬如海水不可斛量，其有齋戒一日一夜者，其福

不可計。」54所謂每月的「六齋日」是指：「八、十四、十五、二十三、二十九、

三十」等六天必須守持齋戒。持戒的內容即是「八戒」（八關齋戒）：（一）不

殺生。（二）不偷盜。（三）不婬。（四）不妄語。（五）不飲酒。（六）不香

華鬘裝飾自身，不觀聽歌舞妓樂。（七）不坐臥高廣大床。（八）不非時食（過

中不食）等八法。另外，《齋經》還提到受齋之日當習五念，五念即：「念佛、

念法、念眾（僧）、念戒、念天。」55「八關齋戒」乃釋尊特別為在家居士說的法，

目的是使在家行者斷除煩惱、乃至證得聖果。對於無法六日全持者，哪怕只受持

其中一天，釋尊也加以讚嘆，並說「八關齋戒」所獲福報如海水不可斛量。56 

至於為何必須於「六齋日」之固定日期持齋？據姚秦弘始四年（402）至七

年（405）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十三〈一序品〉說：「此六齋日，惡鬼害

人惱亂一切。若所在丘聚郡縣國邑，有持齋受戒行善人者，以此因緣惡鬼遠去，

住處安隱，以是故六日持齋受戒得福增多。……以是故諸惡鬼神，於此六日輒有

勢力。」57持齋戒的原因除了令俗眾得種出離解脫勝因外，這六日諸惡鬼特有勢

力，伺緣害人，於齋日持戒修行能得諸佛菩薩及善神護佑，得免現世種種障礙。 

另外，「六齋日」也被稱為「四天王日」，主要原因如《增壹阿含經》所說：

「十五日說戒之時，四天王躬自來下。案行天下，伺察人民。」58這種說法很可

能從釋尊生前流行到部派佛教時期。宋元嘉四年（427）涼州沙門智嚴與寶雲又

                                                           
53 吳月氏國居士支謙於黃武元年至建興年中（222-253）翻譯《佛說齋經》卷一：「佛法齋者，

道弟子月六齋之日受八戒。」此戒乃佛於舍衛城東丞相家殿，為丞相母維耶等諸婦女說，故

八戒乃佛陀為在家弟子所制。（T01, no. 87, p.911 a）。 
54 《優陂夷墮舍迦經》（T01, no. 88, p.913 a）。 
55 《齋經》卷一（T01, no. 87, p.911 b）。 
56 《優陂夷墮舍迦經》卷 1：「佛告墮舍迦，天下人多憂家事，我用是故，使一月六齋持八戒。

若有賢善人，欲急得阿羅漢道者、若欲疾得佛道者、若欲生天上者，能自端其心，一其意者。

一月十五日齋亦善，二十日齋亦善。人多憂家事故，與一月六齋。六日齋者，譬如海水不可

斛量，其有齋戒一日一夜者，其福不可計。」《優陂夷墮舍迦經》（T01, no. 88, p.913 a）。 
57 《大智度論》卷十三（T25, no. 1509, p.160 a-b）。 
58 《增壹阿含經》卷十六（T02, no. 125, p.625 a）。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xpp/Local%20Settings/Temp/cbrtmp_sutra_&T=86&B=T&V=01&S=0087&J=1&P=&333255.htm%230_2%230_2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xpp/Local%20Settings/Temp/cbrtmp_sutra_&T=86&B=T&V=01&S=0087&J=1&P=&333255.htm%230_2%230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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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佛說四天王經》，內容更是詳盡記載四天王等諸天的職責： 

齋日責心，慎身守口。諸天齋日，伺人善惡。須彌山上即第二忉利天，天

帝名因，福德巍巍典主四天。四天神王即因四鎮王也，各理一方，常以月

八日遣使者下案行天下。伺察帝王、臣民、龍鬼、蜎蜚蚑行蠕動之類，心

念口言身行善惡。十四日遣太子下，十五日四天王自下，二十三日使者復

下，二十九日太子復下，三十日四王復自下。59 

經文中記載每月六齋日，太子及四天王伺察眾生善惡，此說雖類似俗稱「舉頭三

尺有神明」之說，但對於啟迪悠悠凡庶「防惡修善」，有不容忽視的教化力。而

且經典還極力宣揚持齋戒具有：不墮三惡趣、諸善神衛護、禳禍滅怪、死後往生

天上、壽終下生侯王之家……等功德。因此，人們樂於奉持齋戒，並積極於此些

日子廣修福業。60 

除了「六齋日」之外，守持「三長齋月」者不乏其人。據唐道世於總章元年

（668）著《法苑珠林》卷八十八：「……平均天下使無枉錯，覆校三界眾生罪

福多少所屬，福多即生天，上即勅四鎮五羅大王司命，增壽益算，下閻羅王攝五

官除罪名。定福祿故，使持是三長齋。」61可見，人們受持三長齋的原因，主要

是害怕諸天王下人間巡察時枉記善惡，所以乾脆持長齋，一者無被誤判之虞，另

外也能消除罪業、增長福德，達到延年益壽的利益。 

敦煌崇信佛教，除了當地百姓奉持「六齋」及「年三長齋」外（即於正月、

五月、九月持齋），據 P.4055 號：「伏惟我大王寶位，千秋永坐金臺。加以常

行十善，月月奉持六齋。遂感四王護世，於國每施慈哀。」這段話雖然恭維居多，

但也說明統治者也隨喜持「六齋」，而衙府官員則於「年三長齋」中的一天持官

齋，以求福佑。62  

另外，中國流行的齋戒還有「十齋日」，這是在「六齋日」的基礎上，再增

加「初一、十八、廿四、廿八」等四天。《地藏菩薩本願經》卷一曾說道受持功

德： 

                                                           
59 《佛說四天王經》卷一（T15, no. 590, p.118 b）。 
60 同上註, p.118 b-c。 
61 《法苑珠林》卷八十八（T53, no. 2122, p.932 c）。 
62 譚蟬雪《敦煌歲時文化導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 年 12 月，頁 206-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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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次普廣，若未來世眾生於月一日、八日……乃至三十日，是諸日等，諸

罪結集，定其輕重。南閻浮提眾生舉止動念，無不是業，無不是罪，何況

恣情殺害、竊盜、邪婬、妄語百千罪狀。能於是十齋日，對佛菩薩諸賢聖

像前讀是經一遍，東西南北百由旬內無諸災難，當此居家若長若幼，現在

未來百千歲中永離惡趣。能於十齋日每轉一遍，現世令此居家無諸橫病，

衣食豐溢。63 

經典上說這十天是「諸罪結集，定其輕重」的日子，人們若能於此十齋中一日轉

讀《地藏本願經》一遍，則可以消除諸難、不墮惡道，若十天都能轉讀此經則闔

家更能獲大福利。 

由於《地藏本願經》的傳播與地藏信仰在中原十分盛行，敦煌地區保留大量

地藏信仰相關的寫卷及壁畫、絹畫，說明有濃厚的地藏信仰，此外，該信仰的流

行與中國人撰造的地藏相關經典的推波助瀾也有密切的關係。64另外，也有《地

藏十齋日》的紀錄，列舉 S. 2567 號為例： 

1. 一日，童子下。念「定光如來佛」，除齋除罪四十劫，不墮刀槍地獄。 

2. 八日，太子下。念「藥師琉璃光佛」，除齋除罪三十劫，不墮粉草地獄。 

3. 十四日，察命下。念「賢劫千佛」，除齋除罪一千劫，不墮鑊湯地獄。 

4. 十五日，五道大將軍下。念「阿彌陀佛」，除齋除罪二百劫，不墮寒氷地獄。 

5. 十八日，閻羅王下。念「觀世音菩薩」，除齋除罪九十劫，不墮劍樹地獄。 

6. 二十三日，天大將軍下。念「盧舍那佛」，除齋除罪一千劫，不墮餓鬼地獄。 

7. 二十四日，太山府君下。念「地藏菩薩」，除齋除罪九十劫，不墮纔截地獄。 

8. 二十八日，天帝釋下。念「阿彌陀佛」，除齋除罪一千劫，不墮鐵鋸地獄。 

9. 二十九日，四天王下。念「藥王藥上菩薩」，除齋除罪七千劫，不墮磑磨地獄。 

10.三十日，大梵天王下。念「釋迦牟尼佛」，除齋除罪八千劫，不墮寒氷。 

                                                           
63 《地藏菩薩本願經》卷一〈如來讚歎品第六〉（T13, no. 412, p.783 b-c）。 
64 藏經洞發現 S. 197 號《佛說地藏本願經》，此經篇幅簡短、內容淺顯，據學者考為中國人根

據佛教《地藏本願經》改編撰造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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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齋日」被認為是「惡日」65，所以《地藏十齋日》除了與「六齋日」一

樣，都指出該日下人間考察善惡的神佛名稱外，該文還提供簡易的「念佛法門」

以「破解」惡日的災難。這些佛菩薩的名稱幾乎都是人們所熟悉的，應有助於《地

藏十齋日》的流行。此外，藏經洞還發現相關的禮懺文，現藏英國 S. 2143 號《持

齋念佛懺悔禮文》： 

右以上十齋日，並是諸大神子、童子及察命下。其時節注云：齋後午前即

下。謹請眾等，至時千萬努力。念佛修善，慎之勿使察錄，故負罪愆，誰

能相救。……然今座前齋主啟首和南，十方諸佛尊法般若羅漢聖僧……願

家口平安，敬設齋檀一中供養。66 

從文中可知，人們還於「地藏十齋日」進行禮懺活動並設齋供僧，為闔家祈福。 

人們除了於齋日持守齋戒、念佛、禮懺及設齋供僧外，藏經洞也發現不少「三

長齋月」、「六齋日」與「十齋日」的祈福寫經。據法國敦煌學家梅弘理研究： 

……所見有題記寫本中，於齋戒或佛教節日所寫的經典始終佔突出地位，

尤其百分之三十一的寫本都與每月的初一、初八、十五、廿三等日有關，

這些節日都與佛陀生平中某些事件有關，人們並且不忘守持齋戒。67 

梅弘理所統計的寫經時間規律，同樣見於筆者所考察三十七件有紀年的《觀世音

經》寫經中，若單獨計算「三長齋月」所抄《觀世音經》共九件（1 月 4 件、5

月 1 件、9 月 4 件），除了 P.6006bv 號與北 6036（龍 9）號二件外，其餘都寫於

六齋日或十齋日。似乎透露即使「三長齋」的齋月都是佛教有心持齋或行善的日

子，但是人們還是習慣於六齋日或十齋日積聚福德。 

此外，若單獨計算「六齋日」或「十齋日」所抄《觀世音經》，共十五件（其

中有些齋日還逢佛教節日）。這十五件寫經中，可分幾種類型： 

（一）應節式的「齋日」抄經 

應節式的抄經可分為一般性的祈福與拔薦先亡，如：S.0217 號陰嗣於元月十

五日的寫經及為典型代表。另外，S.5554a 號七月十五日「盂蘭盆法會」時，馬

                                                           
65《持齋念佛懺悔禮文》卷 1：「又略每月惡日，並是十齋日。」（T85, no.2829, p.1266, c）。 
66 同上註, p.1267, a。 
67 梅弘理著、耿升譯〈敦煌的宗教活動與斷代寫本〉，《研究通訊》，1991 年 6 月，頁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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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衙於報恩寺的寫經、 x.00020 號十月十五日「下元節」時，王集慶於三界寺

的寫經皆屬於此類。另外，應節式的抄經也特殊的發願寫經，如：上圖 116 號二

月八日，釋迦佛出家紀念日這一天支師師為欲修生七齋而寫此經。日書博藏 20

號尹波於四月八日「釋迦佛誕生日」，為國家、主人東陽王及全家祈福的寫經都

屬於節日時特殊祈願的寫經。 

（二）遭遇現世苦難的「齋日」抄經 

這類寫經題記是人們遭遇「生老病死苦」時，深深感受人生的無常與苦的逼

迫性而出資或親自抄寫。最典型的代表為 D.050 號令狐蘭出資為亡孫女寫經，寫

經的時間九月三十日應接近亡者過世的日期，寫經目的是祈願「1.亡孫女免墮三

惡道，託生西方淨土 2.現存親屬及法界眾生，恒念觀音離苦。」。日大谷大學藏

李敬為亡妻寫經也屬於同一類型。另外，北 6258（崗 84）號吐蕃唐文英「為妹

久患」的寫經，題記表達兄妹之情，並透露人們對於家人久病的無奈與無助。至

於，書博藏 173 號張萬福因舉家剛從沙洲（敦煌）遷至甘州（張掖），為遠離災

難而於正月初一（六齋日與十齋日）出資寫經。 

（三）三長齋中的「惡月」抄經 

五月也是佛教「三長齋」的月份之一，但五月向來被視為「惡月」。從自然

時令來說，《禮記．月令》說：「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可見「惡

月」之說與晝夜長短相競，萬物對於自然變化能否適應有關。68《初學記》卷四

載，董勛問社俗曰：「五月俗稱惡月，俗多六齋放生。」說明了畏懼惡月，並於

五月興建佛事的事實。敦煌五月份的佛事也很多，除此之外藏經洞的遺書中，也

有不少該月的寫經。其中一件 S.2992 號吐蕃時期五月廿三日《觀音經》寫經，

很可能是流落敦煌的異鄉女子賀三娘，逢此惡月特選於該月的「六齋日」或「十

齋日」為自己祈求生活平安。 

由上述分類可知，人們抄寫《觀音經》的活動，與一般抄經的時間與動機大

抵相同，除了少部分寫經時間是配合亡者忌日、傳統七七日或特殊事件外，一般

                                                           
68《初學記》卷四（五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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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拔薦或祈福寫經多是配合節日或齋日進行。 

六、結論 

本文探討敦煌《觀音經》寫經題記呈現，人們抄經的時間不是隨意性的，而

與中國民俗節慶、佛教節日及齋日有密切關係。除了寫於具名可知金光明寺、三

界寺、靈圖寺外，浴佛節所抄經典也透露報恩寺為該經流行的背景之一。以上說

明佛教傳入敦煌之後，以寺院為主的單位及其凝聚之僧俗四眾弟子，是宗教修持

與經典流行的主要因素。佛教重要節日寺院會舉辦各種慶祝活動，如：於釋迦成

道日抬像巡城、佛誕節浴佛、元宵節燃燈供佛、盂蘭盆節供僧拔薦等；而為順應

民俗，寺院也會在中國傳統節日賦予宗教內涵，如：於春節、元宵節、中元節及

下元節等舉辦各種祈福或消災法會，寺院除了於這些節日廣設齋會、行香、轉經

外，也往往提供四眾弟子造經與造幡等廣修供養的機會。 

另外，有超過一半以上的《觀音經》是刻意選在敦煌流行的「六齋日」、「十

齋日」、「三長齋月」與「大乘四齋日」等幾種齋日所寫。究其原因，根本本為

佛陀慈悲，為令在家俗眾能於齋日薰習出家戒法、不染五欲之樂，而種下解脫勝

因；《觀音經》題記無法具體考察此類動機，這類型的寫經比例也可能較少，但

D.050 號菩薩戒弟子令狐蘭，於六齋日或十齋日為超渡亡孫女寫《觀音經》經，

應可為此類代表。除此，經典也記載該些時日多惡邪擾亂、伺機害人且有諸天與

天子下凡巡行、伺察善惡，故宜持戒斷惡修善，積資懺淨，以趨吉避凶；綜觀《觀

音經》寫經題記，人們於齋日寫經，受此影響應更甚於前者。 

總之，敦煌地區《法華經》系統的所衍生的觀音信仰，至少在北魏時期已經

已有官員大批造經供養寺院，隨著佛教齋日與重要的佛教節俗深入人心，到了初

盛唐以後寫經「數量」大幅度成長，至晚唐五代更有盛行不衰的趨勢。人們不論

到寺院虔誠參加齋會供養或受戒持齋的同時，也會以隨緣出資或自己抄寫的方式

參與造經；在各種大乘經論中，單行本的《觀音經》由於宣揚觀音菩薩慈悲救苦

與廣大靈驗以及該經經文短小所需費用不高，而成為重要的造經選項之一。其造

經的對象普及統治者、官員、僧侶到庶民等儒釋道各階層，造經的目的主要以消

災、祈福及出於孝道的拔薦先亡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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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探討，在在說明觀音菩薩從南北朝後已成為敦煌人們苦難心靈的真實皈

依處，而單行本《觀音經》的流行除了與佛教宣揚因果業報、法身感應、佛性思

想及西方淨土信仰有關外，更無法孤立於整個中國漢文化的思惟傳統、生活習

慣、傳統節俗及政治、經濟、宗教等多元環節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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